
一點紅 

 

1。 

一片漆黑之中，似乎有什麼在那。草蓆上的那名少年，托起沈甸

甸的意識，正捕捉那異樣的感覺。 

 

「咚！」 

 

那是遠處的一聲輕響，離自己好遠。突然，一陣尖銳的聲音劃過，

那可能是某扇年久失修的門開闔聲，或是昏沈頭腦對耳鳴的錯覺。 

 

一切又這麼靜謐了下來，像是什麼都沒發生過一般。 

 

那是女人的尖叫聲。 

 

當那名少年意識到時，有些什麼東西已經到了家門口，那似是一

種龐大的生物，有著粗重的喘息聲與繁雜卻又異常冷靜的步伐。 

 

「碰！」 

 

那生物破門而入，少年驚恐地跳下草蓆，小心翼翼地走到房門，

從縫中望向客廳。 

 

那是一幢幢的黑影，正窺伺著他父母的房間。那些黑影有著一樣

的面貌，即使熟悉了黑暗，那少年仍分辨不出，那群有著人型面

孔的生物，到底是不是活生生的人。 

 

只見所有黑影緩緩地轉頭，眼角像是撕裂般地撐大，瞪視著從門

縫中窺探的少年，那些眼中的瞳孔，有肉食動物捕獵時的專注與

興奮。 

 

那少年無聲無息地消失了。 



 

在這安靜的夜晚，一切都像是沒有發生過一樣。 

 

自從住進醫院後，李駿常常夢到這樣的惡夢。夢中的少年，有時

換成了一名面色凝重，正在電腦前打字的女人，有時，則是一名

中年男子，帶著書氣的黑框圓眼鏡，神色緊張地講著電話。夢中

的場景，也從紅磚斑駁的民房，轉換成現付兯寓裡的一戶，或廉

價旅館的住房。 

 

唯一不變的是，那幢幢黑影駭人的目光。 

 

這已經是這天夜裡第三次驚醒了。李駿滿頭大汗地起身，整個病

房裡，沒有任何黑影，只有床上那待著呼吸維持器的老人和李駿

自己。醫院裡，微弱的燈光與冷氣帶著異樣的沈重，壓悶他身上

的每個毛孔。 

 

那老人是李駿的爺爺，已經八十八歲的他，因為長期的精神疾病

導致腦部病變，現在已經無法自理生活，僅仰賴著現付醫學的進

步，勉強維持生命。 

 

聽奶奶說，曾非常愛聽廣播。在一九八九春天的某個早上，家人

發現，收音機給摔壞了，而爺爺坐在那邊怔怔地發愣。到了醫院，

醫生開了些藥，爺爺的情況卻不見好轉，聽別人說，這是老年癡

呆，好不了的，自李駿有印象起，爺爺常常呆坐在修好的收音機

旁，看著某個誰也不知道的遠方出神。 

 

2。 

 

「請問是李志敏的家屬嗎？」 

值班護士走進來問道 

 



李駿隨即跟了出去，那護士告訴他，爺爺的狀況很危岌，醫生説

已經經歷過幾次緊急搶救，依照他身體的狀況，可能已經是極限

了，隨時要做好心理準備。 

 

李駿隨即跟著辦了些手續，聯絡了在大陸工作的父母，告知了情

況。 

 

「你照顧完爺爺後，就來大陸這邊吧，爸爸幫你找一份工作，大

學畢業了，就別待在臺灣，這裡發展起來，沒幾年就有第一桶

金......」 

 

李駿掛掉電話。 

 

不知為何，在李駿眼裡的中國，總和父母的中國有著極大的不同。

他聽聞了專制極權下，許多維護權利的抗爭者被消失，在臺灣生

活的他，實在是難以接受只全然在乎賺錢而忽略人民權利的思考

模式。 

 

正當他在想著與父母的異同時，爺爺身旁的心電儀發出尖銳的聲

響，李駿吃驚，忙地去按救護鈴，突然眼前一黑，整個人倒了下

去。 

 

 

3。 

 

腦袋一陣巨疼 

 

「喂！喂！你還行吧？快！起來！」 

一名矮悍的粗眉男子，拍著李駿的腦袋瓜說著 

 

「趙班長，他已經醒了，你就別拍了，沒死的怕也給你拍死了。」 



李駿猛然坐起身，只見幾名身著土黃色軍服的人或坐或站的圍著

他，身上沾染劇黑的焦炭與血漬，那名粗眉男子的胸前，一片殷

紅色的血兀自地暈開。 

 

「喂，你搞啥呢？才打場仗，連敬禮都忘了？李排長還在這呢！」 

那粗眉男子大聲道 

 

「趙班長，沒事兒，先休息吧，你的傷讓孫茂先處理一下。」 

那粗眉的趙班長聽了命仙，這時一名戴眼鏡的軍人，拿著醫藥箱，

走到了趙班長身旁。 

 

「別，你別扶我，我自己能走。」 

趙班長嚷著 

 

隨著兩人到旁邊包紮，李駿這才看清楚周遭的模樣。 

 

那是一座長滿長草的樹林，卻沒有太多生物的聲音。清晨的冷，

透出一股肅殺的氣氛，連微弱的太陽光都顯得暗沉。他們處在一

個隆起的土丘旁，神情剽悍的趙班長和那戴眼鏡的孫茂，就靠在

一棵樹旁包紮。原先那施命仙給趙班長的人坐在一塊石上，兩眼

炯炯有神，瞳孔烏亮，緊皺的雙眉將額前的肉擠出鋒利的線條，

那是看一眼會讓人肅然的軍人氣場。帽上繡著的藍底白日國徽，

則隱約地透出光芒。 

 

那是李排長。 

 

在排長身邊，站立著一名身材高大、臉上卻未脫稚氣的士兵，手

持著步槍，神色緊張地望著另名雙手後縛的少年，那少年雖穿著

軍服，但看那臉色，顯然不是和眼前這群人一夥的。冷峻的臉龐

透著與連長相似的剛毅，他默然不語地看著地上，像是在思考著

什麼。 

 



李駿發現，自己身上穿著與這些士兵一樣的土黃色軍服，掉在身

旁的帽子，一樣是個青天白日的徽章。 

 

「我說你，叫什麼名字？」 

周遭氣氛的肅殺，以及排長凝重的神情，李駿滿腹的疑惑與驚恐

不得不拋到腦後，專注著回答眼前這名男子的問題。 

「李駿，我叫做李駿......馬字旁的駿。」 

「哪個單位的？」 

「......我不知道。」 

排長的眉頭皺得更深，眼神原本的溫和忽然轉為銳利。旁邊的年

輕士兵慌張地看著排長，略帶遲疑地將手上的步槍槍口對準李駿。

就連一旁在包紮的趙班長，也將手槍的保險打開。 

 

那片森林僅有的聲音忽然消失，植物們垂掛著，沒有一點風的氣

息，只有李駿的一顆心臟突突地跳著。像是過了好久好久，排長

轉回溫和的神情。 

 

「......吳大民，你說你是在我們陣地中發現他的嗎？」 

「報......報告排長，是的，在匪軍砲彈轟炸我軍附近時，我發

現他昏迷在那。」 

那年輕士兵大聲地回道。 

 

「好，都把槍收起來。」 

年輕士兵移開了槍口，趙班長則向李排長問道 

「李排，這樣妥當嗎？」 

「我曾聽連上的老陳說過，有人在經歷砲火轟炸後，會失去記憶，

看他樣子，也不像共匪裝的。」 

趙班長底了點頭，也將警備的姿態卸下。 

 

李駿看著槍口收了回去，他突然發現，原來那不到半分鐘的時間，

可以過得這麼漫長，那步槍沒有銳頭，卻可以那麼鋒利。 

 



「我是六零一團第二營第五連第三排排長李寬民，匪軍來犯金門，

火力強大，已經搶佔南山、北山，東西一點紅戰線皆有匪軍，營

長、副營長皆已光榮戰死，其餘幾個營也被沖散，你現在聽我指

揮。」 

 

遠處隱約有些巨響，那名排長臉上絲毫不為所動，有力的聲音透

露出仙人肅然的威嚴。 

 

「吳大民，拿槍給他，不會用，就教他。」 

那吳大民跑了過來，遞給他一把步槍，李駿愣愣地看著那把槍，

回憶起服役時所學的步槍知識。 

 

「去他的，又一個娃娃兵。」 

像是對李駿說的，正在包紮的趙班長咒罵了聲。 

排長則將目光轉向那名雙手後縛的少年，說道 

「你打仗很好啊，射死我們不少弟兄。」 

那名少年面無表情地看著排長，與其他幾個士兵不同的是，他衣

服前的鈕扣似乎是個五角星標誌。 

 

「李排長，我說把他給斃了，這麼多弟兄死了，我們現在帶著他，

一路上也危險，那時發現他昏迷在彈坑旁，就該結果了他。」 

趙班長臉上雖然沒有血色，但聲音還是中氣十足。 

「趙班長，既然是戰俘，我們就不該濫殺，這你是知道的。」 

說完，李寬民排長轉向那名少年。 

「你說怎麼辦？你是降還是不降？」 

那名共軍不發一語，臉上掠過一陣哀戚與兇狠。 

 

「既然如此，吳大民！把那個拿給我！」 

那吳大民快步地走回裡排長身旁，從身上的包裹拿出一把手槍和

帽子。李排長接過，將手槍的保險打開，緩步地走向那名共軍。 

 

手槍槍口，幾乎抵在了那共軍的頭部。 



 

那共軍低下頭，閉上了眼，準備好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處決前

的氣氛是如此凝重，那張力幾乎窒息了李駿。 

 

「喀！」 

 

那是一把沒有子彈的手槍，共軍驚訝地抬起了頭。 

 

「我已經擊斃了匪軍，從現在開始，你就是國民軍，戴上這頂帽

子，轉換好心態，既然死過了，就該知道活著的重要。」 

李排長扶起她，將帽子和槍，鄭重地教到了那名新生的國民軍手

上。 

「你叫什麼名字？」 

「......楊子強。」 

「好，很好。」 

說著，李排長拿著一袋沈甸的包裹給他。 

「子彈也一併給你，你槍法很好，我們弟兄死了不少，說實話，

我想殺了你，但既然都是中國人，就該為了人民福祉而努力，戰

爭無常，仇恨也無濟於事，你死過，也活下來了，就跟著弟兄們

一起奮鬥。」 

李排長拍了拍他的肩膀。楊子強低下頭，似乎想著什麼，走了神。 

 

孫茂走過來，敬了禮，憂心忡忡地說道 

「報告排長，趙班長的傷口嚴重，我們只有基本消毒的藥水跟繃

帶，包紮後還是在出血，我們需要盡快到後方將傷口縫合。」 

 

「不，李排長，這孫茂是個讀書人，沒打過仗，這傷只是小事，

更大的事我都有過，還不是活了下來，你別顧慮我。」 

 

「趙哥，孫茂是懂醫的，我看不如就讓李駿給你幫把手，咱們執

行作戰也快一些，你老班長的經驗非常重要，務必要顧好自己身

體。」 



聽到與作戰相關，趙班長也就不逞強了。 

 

在短時間內，李駿或親身、或旁觀地經歷了生死，只是這一切來

得太突然，還在醫院的他，突然就成為了一名士兵，待到此刻，

他才驚駭到不住的喘著氣。眼下，這群人都是真槍實彈，血的鐵

鏽味是如此真實，受的傷更不像是假裝的，遠地偶爾的轟隆聲，

也實在不是拍戲的場景效果，那是連身體都會悚然的巨響，只怕

真有一枚彈轟來，自己就立刻葬身此地。 

 

嚴肅的氣氛和一版一眼的命仙不容李駿思考，他強打起精神，回

憶起服役時執行上級命仙的幹練，立即上前扶起趙班長。 

 

孫茂在替趙班長包紮後，開始修理沉重的發電機。原本負責揹運

的士兵被射死，孫茂和李排長便冒險將發電機與無線電拿回，只

是兩人遭到流彈射中，雖然身體沒有大礙，發電機卻嚴重受損。 

 

「排長，其他營的部隊會來嗎？」 

吳大民神色緊張地問。 

 

「團長已經交付下來，在收到進一步消息前，我們這營殘存的人

員先撤退至這塊林地，觀音亭山那還在死守，團長已協同其他幾

營的兵和那邊的駐軍從東西一點紅夾擊，減緩亰略速度，我們只

需要等待消息。」 

 

「好的，謝謝排長......」 

吳大民雖然高大，但總是矮著頭，緊張兮兮地吞著口水，時不時

抓著癢。 

 

這時趙班長已讓李駿陪他到不遠處一個隱密、視線好的地方守備，

觀望附近有無敵軍的動向。那楊子強也坐在附近，眉頭緊皺地想

著心事。 

 



遠處好幾個地方都在冒著黑煙，戰況似乎已經陷入膠著，沒有太

多槍聲。 

 

趙班長看著遠方的動靜，喃喃地說道 

「吳大民跟你一樣，都是個娃娃兵，是了，李排長他弟弟李志敏

也是，全部沒打過仗，那時也不知道出海是去哪裡，上面的要我

們抓人當兵，我們晚上就一班一班破門去抓，吳大民他就是被我

抓來的，反正我們不抓，共產黨也會抓。」 

 

趙班長從懷中取出一支菸，菸嘴上還有濕黏的血跡，班長咧嘴一

笑，手腳俐落地從身上拿出幾樣物事，不知用了什麼方法，只不

過一下，就點著了菸。 

「這樣味道才來勁！」 

卜卜地吸了幾口，班長靠著樹幹長吁了一口氣，繼續問道 

「你呢？你是被抓過來的嗎？我聽起來，你是閩粵那一付的啊？」 

李駿遲疑了一下，默默地點了點頭。 

「好，既然來了，就把兵當好，做點大事，我那時因為日本鬼子

打了我家鄉，這才加入軍隊。只不過，沒想到現在得打自己人。」 

 

班長說著當時如何捱過沒有飯吃的日子、日軍是如何殘暴，講著

講著，就停下來，吸了一大口菸，過一會兒，緩緩地道 

 

「當初為了家鄉打仗，卻越打離家鄉越遠，你說，臺灣到底是什

麼樣的地方呢，那時聽說就是一個海外的小島，不怕你笑，我來

之前甚至連海都沒看過，我年輕，什麼都不怕，但是到了海上，

我卻怕了。」 

 

趙班長笑了起來，李駿看見一絲悽苦的神色掠過了趙班長黝黑坑

疤的臉，趙班長捻了捻煙，便不發一語地望著遠處的黑煙。 

 

李駿看著趙班長，消化著自醒來後一連串的事件和趙班長所說的

話：抗日、國共戰爭、飢荒、金門、亰略......等等！他剛剛提



到李排長的弟弟李志敏嗎！爺爺也在這裡？李駿望向了這夥人身

上的衣服，腦內像是有什麼炸了開來。 

 

「趙班長，今年是民國幾年？」 

趙班長皺著眉頭 

「你腦袋給轟傻啦，今年是民國三十八年，今天是十月二十五號，

清醒點！」 

李駿喃喃道「民國三十八年......民國三十八年嗎......」 

 

這時，孫茂手邊的發電機突然轟隆隆地響著，無線電傳來尖銳的

雜音，又從雜音轉成了一個倉促的人聲 

「急報！觀音亭山已失陷！六零一團、六零二團接失去聯繫，請

求後方支援！急報！觀音亭山......」 

那發電機爆出一陣火光，黑煙冒出。 

 

諾大的樹林霎時沒有半點聲響。 

 

4。 

 

他們正快速地撤往林厝那的村落。 

 

來自前線的消息並未使他們有多餘的時間休息，北方的前線被破，

意味著共軍隨時都可能出現。在發電機跟無線電也都壞了的情況

下，李排長決定向南後撤，待與後方的友軍會合，再與湖尾那裡

的駐軍聯絡，建立防線。 

 

李排長讓孫茂帶頭，趙班長由子強扶著跟隨在後，沒有受傷的吳

大民和李駿則帶著裝備和彈藥補給，壓在隊伍的後頭。 

 

李駿忽地想到，是吳大民帶自己到了這裡，於是小聲地問 

「大民，你發現我的時候，有沒有什麼異狀？」 

吳大民停了下來，看了看已經走得有些距離的排長他們，回道 



 

「我也不清楚，炸彈一過來，我就發現你在彈坑旁，身上卻一點

傷跟灰塵也沒有，我們那班的人都死了，只剩我跟趙班長，我就

背著你，最後找到了李排長。」 

「是這樣啊......那，你知道李排長弟弟，李志敏的下落嗎？」 

「不，我只和趙班長熟，李排長的事我不大了解，可能他也在找

弟弟吧，只是昨晚太混亂，希望還平安就好，但這時要找到他實

在太難了。」 

 

李駿像是想到了什麼 

「大民，你今年幾歲？」 

「十五歲」 

班長的聲音忽然在李駿腦內響起，大民是被國民軍抓來的，深夜

無人的時候，熟睡的孩子忽地被帶走，成了一名直面死亡的士兵，

李駿望著眼前的少年，不禁想到，對於大民而言，那些共產的、

民主的，他真的懂嗎？在明白何謂光榮與勝利前，就有可能成為

橫亙於雜草堆的屍體，那自己呢？又是為了什麼原因在這裡呢？ 

 

「李駿？李駿對吧？你說這場仗，國民軍會贏嗎？」 

吳大民忽然帶著一種異樣的神情問著李駿 

「......應該吧。」 

「可是我父親說，國民軍氣數已盡，我想即便這場打贏了，恐怕

也是回不去。」 

「恩......」 

「你呢？打完仗怎麼辦？」 

「我不知道，我現在還不太清楚為什麼我會在這裡，......大民，

那你呢？打完仗你去哪裡？」 

「......我不知道。」 

大民低著頭，喃喃地道 

「我......會想辦法回家。」 

 



金門的面積不大，過了個小山頭，他們很快地就遠遠地看到了林

厝那裡的聚落，這時，趙班長喊著李駿他們跟上隊伍。 

 

大民看著班長揮舞的手，突然急促地喘著氣，激動了起來。 

「大民，你還好嗎」？ 

李駿關心地問道。 

大民忽然緊握著李駿的手，低聲道 

「李駿，我算是救了你對吧？剛剛......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說

那些，但是你要替我保密，趙班長雖然對我很好，只是，我始終

還是有個家的。」 

吳大民快步地跟上隊伍，李駿茫然地望著大民的背影，隨即加快

了腳底的步伐。 

從遠處看，林厝那的村落已經破敗不堪，看著李駿疑惑的神情，

趙班長說道 

「我們前陣子到這裡，沒有材料建造防守的碉堡，所以跟著拆民

房、祠堂，連海邊的蚵石都拿來建碉堡，物資缺得緊，就連睡覺

能有個木板靠著睡都是長官的福利。」 

 

周遭的樹木逐漸減少，天色也早已變得明亮，正當一行人快抵達

村落時，李排長跟趙班長的神情卻變得更加凝重。 

 

村落駐軍的哨口就在不遠處，李排長神色一變，吼道 

「趴下！找掩護！」 

一排子彈激射過來 

「噠噠噠噠噠噠噠！」 

除了李排長跟趙班長，誰都不知道那些子彈是從哪裡射來的。 

李排長向哨口旁的長草開了幾槍，並朝著趙班長打著手勢。 

 

趙班長拉了吳大民，自己率先領出一條路線，繞至敵人所在長草

堆的另個方向，緩緩地匍匐著。李排長則持續地向長草堆中射擊。 

 



李駿被眼前的一切駭住，那震耳欲聾的槍聲撼倒了他，他糾結著

可能殺人、被殺的罪惡與害怕，就在這時，他忽然發現旁邊躲在

長草堆中的子強，正緩緩地將槍口瞄準了前方。 

 

「噠噠噠噠噠！」 

村落裡竄出數個人影，一排子彈掃了過來，子強的右肩頓時鮮血

淋漓。 

 

李排長見敵軍人數眾多，從腰間丟出了手榴彈，趙班長那也發現

情勢不對，跟著扔出幾個，在哨口的草叢爆出幾個大洞的瞬間，

他們邊開著槍，閃身進入了旁邊的樹林。 

 

李排長扶著子強、孫茂扶著趙班長，李駿跟吳大民則跟在後面，

他們移動了許久，終於找到了一處易於隱匿的凹地，便就地休息、

警戒著四周。 

 

「子強的傷勢有些嚴重，但暫時不傷性命，只要止住血就好。 

孫茂看著子強的傷口說道 

「好，其他人呢，趙班長，你沒事吧？」 

李排長問道 

「好的不得了」 

趙班長有氣無力地吐出幾個字。 

 

李駿隱約地感到身上某處劇烈地疼痛著，他低下頭，發現自己的

大腿外緣被射穿，腿上兀自留著鮮血。他強押著驚恐，咬著牙從

孫茂手中接過藥品，自己綁了起來。李排長點了點頭，剛剛那一

場槍戰，火力過於懸殊，受輕傷的他和孫茂身上都掛著幾條血痕。 

 

「吳大民，你呢？」 

 

吳大民喘著氣，對著李排長點了點頭，兩眼無神地低下頭，看向

了他的胸口。 



 

那胸口上有兩個窟窿。 

 

血液汩汩地流了下來，大民這才發現，那原本隱隱生疼的地方，

現在居然已感受不到半點痛。 

 

「報......報告排長，我好像受傷......」 

吳大民急促地喘著氣，整個人萎靡地倒了下去。 

 

李排長搶過去，扶助了他，讓他輕輕地躺在地上。趙班長、孫茂、

李駿也奔到了他的身旁，孫茂手拿著衣物壓在傷口上，鮮血瞬間

盈滿了布料，那速度之快，幾乎是宣告著救治的無效，孫茂不需

說明情況，「死亡」就緊緊地縛上每個人的心頭。 

 

原本強作鎮定的李駿這時感覺到從骨子裡透出的恐懼，或許剛剛

的動作快了點或慢了些，躺在地上的就會是他自己。 

 

除了李駿外的所有人都經歷過這時刻，沒有一人說出傷感的話，

只是沈默著。 

 

「我......我想回家......」 

大民哭喪著說 

 

「好，就快要到家了，一切都結束了，戰爭都結束了。」 

孫茂輕拭著大民額頭上的汗，柔聲地安慰 

 

吳大民微笑地點了點頭，突然，眼神渙散的他驚恐地大喊 

「班長？排長？你們去哪兒了？我找不到你們了！」 

 

趙班長神情苦澀地看著大民，一雙手緊握著大民的手。 

「怎麼了？我在這裡。」 

 



大民被喉頭的鮮血嗆著，咳了幾聲，氣息忽強忽弱地回道 

「班長......謝謝你，但是，我好想回家......對不起。」 

 

趙班長閉起眼睛，將頭靠在了大民沾染鮮血的手上，虔誠地說著 

「好，回家吧，班長不會強迫你了，現在就回家吧。」 

 

大民像是沒聽到一般，恍惚地喃喃到 

「班長......我好冷，我想回家......」 

「媽......爸......」 

 

那森林裡只剩下微弱的喘氣聲，一吸一吐地掙扎著，最後，全然

沒入了寂靜之中。 

 

吳大民臨終前的面孔深深地烙印在每個人心中，那是想家的孩子

迷失在廣大的迷宮。 

 

5。 

 

李駿想要逃離這一切 

 

幾分鐘前還活生生的人，就在眼前死了，現在的他即便不想承認

這一切的發生，但那腿上的痛楚卻是這麼真實。 

 

光榮戰死、國共爭鬥，這都不甘他的事期，歷史的洪流既然如此

滔滔，又怎麼會期待單薄的一人能做什麼？這場仗的勝負已經注

定好，他又何必在歷史的必然性中送死，何況，他只是待在醫院

裡面，就這麼莫名其妙地過來了，這要人怎麼接受，是人，都想

置身事外的。 

 

李駿想要逃走，他只想要和平、想要回去，他寧願是個平民，躲

在山溝裡，誰也不得罪，安靜地等待著戰爭過去。只是，吳大民

的面孔和死狀卻又像是告訴著他：「非如此不可」。 



 

李駿抗拒著這樣的感受，他告訴自己，他不用對眼前死亡的少年

負責，這不是他可以控制的，沒有必要為這個人的死感到任何愧

疚的情緒。戰爭不是他願意，死人不是他要求，他喜歡和平喜歡

得要死，又怎麼可能真的會去死呢。 

 

李駿不願意去承認，他正在試圖擺脫自己的罪惡感。 

 

他打從心底知道，吳大民又何曾想打仗呢，又怎麼可能想死呢。

在烽火四起的年付，卻是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有的人奮起抵禦外侮、為理想奮鬥，所有的戰爭可歌可泣，所有

死去的人都昇華出了意義，然而，在這些痛苦的、光榮的，都成

為了歷史之後，在人健忘的習性面前、在日常齒輪的反覆輾轉中，

吳大民那樣的小人物們就這樣與大片大片的血淌成人類記憶中，

隱約的一點腥紅。 

 

吳大民的死，就這樣在李駿的腦海中反覆來回，如果真穿越時空

回到這裡，穿著一身軍服的他，是不是有什麼使命要完成，是不

是一切待找到他爺爺李志敏後就能解答，他也能回到那醫院中？

隱約地，他感覺到某個地方不協調，他似乎忘記了一處很重要的

細節。 

 

此時，金門西一點紅後方的南山、北山，以及東一點紅那的觀音

亭山皆陷落，西南的林厝也被搶佔，共軍亰入的速度極快，李排

長不得不快速地整頓好隊伍，讓所有人以更快的速度前往埔頭防

線後面的一三二高地。 

 

李駿雖然巴不得轉頭離開，但吳大民的死卻又緊緊攫住他，而他

自己一人又難以找到爺爺李志敏，在得知那個不協調感是什麼之

前，他沒辦法阻止自己的身體跟著隊伍前進。 

 



此時，已將近中午。 

 

遠處的炮聲轟隆作響，李排長的臉色變得更加難看了。 

趙班長看向孫茂，孫茂點了點頭 

「是從一三二高地那裡傳來的。」 

 

現在的他們，幾乎是被共軍的急先鋒圍困，共軍已經越過了蒲頭

防線，抵達了一三二高地。李排長下仙，讓孫茂前去勘查情形，

其餘人則在一間毀壞的小廟待命。 

 

李排長看著哨，觀察遠處各類的動靜。趙班長喘的氣更大了，傷

口上的血似乎還汩汩地流動，旁邊的子強也臉色蒼白地坐著。 

 

已經過了許久，卻遲遲不見孫茂的身影。 

 

李駿身上的傷口突然劇烈地抽痛著，李駿猛然想起了什麼，看向

了楊子強受傷的右肩。看著那傷口，他忽然想起，那時在林厝時

的槍戰中，被擊中右肩的子強走了火，打到了吳大民他們所在的

草叢，而那時的子強，原本正在瞄準李排長。 

 

是子強殺了大民嗎？ 

還是其實是身材高碩的大民在撤退時，成了那群共軍極好的靶子

呢？ 

 

他順著傷口看向了子強，此時子強的目光也迎上了他，李駿心頭

一震，只見那對眼睛有著異樣的熟悉感，突然，他發現那雙眼睛

有著如同捕食者看到獵物般的激動與不懷好意。 

 

只是，那也僅只是一瞬間的事情，子強隨即若無其事地閉目養神。 

 

李駿原本強壓的恐懼感頓時衝破了理智，那心臟瞬時加壓，跳得

如此之快，彷彿要跳了出來。他壓著胸口試圖鎮定，於是他嘗試



假裝，假裝自己什麼都沒發現，假裝他只是不舒服，他巴不得假

裝任何事情，只要不是那發現真相的人就好。 

 

他望向趙班長，此時的趙班長眼神變得渙散，李排長則在門口處

守備，如果這時他一有可疑的動作，子強手上的步槍就會直接掃

過來。 

 

 

就在李駿恐懼、焦慮的時候，卻是趙班長拿起了槍。 

 

只見神情恍惚的趙班長，拿著槍托，對準自己的腦門一砸，眼神

也從渙散變得集中，雖然看來仍勉強支撐，但意識卻是明顯地回

來了。 

 

「李駿，你不會用機槍吧？等等可能會有一場惡鬥，最好現在準

備準備。」 

 

班長用槍托將自己拄了起來，走到了李駿身旁坐了下來，告訴他

機槍佈置的步驟。 

李駿依照著指示，將背負的機槍安置在廟牆的破口，趙班長半闔

著眼，喃喃地說著步驟，原本警戒的子強，也稍微收了態勢。 

 

此時，趙班長以極低的聲音說道 

「繼續你手邊的動作，不要停下、不要聲張，我問你，是子強殺

死大民的嗎？」 

李駿全身一震，那瞬間他想看向子強，但隨即又想到子強正注意

著自己的一舉一動，於是便壓抑著驚訝，繼續裝填彈夾、確認器

械。 

 

趙班長不動聲色地又道 

「大民身上的傷痕並不像是從正背後打穿，而是從後腰那邊射入，

斜向胸口射出，這的確可能是撤退時那村落的匪軍打的，但是從



你們那邊往草叢涉來，卻也是這樣的方位。我剛剛頭昏，敲了下

自己，卻莫名地想到這個環節。」 

 

李駿正待回答趙班的當口，李排長低吼了聲，只見一大隊共軍從

遠方的樹林竄出，向著破廟直奔過來，李排長下了命仙，趙班長

立刻就機槍崗位，頓時廟內爆出一陣激響 

 

「噠噠噠噠噠！」 

 

那群共軍沒有料到有軍隊埋伒，前排的一眾士兵立馬倒下，隨即

破廟反遭受一陣猛轟，那火力之強使他們不得不匍匐在地，但趙

班長卻絲毫不動地在崗位上掃射大片的共軍，嗆聲不絕於耳，有

幾名膽大的共軍，直接奔向了廟口。 

 

這時，從樹林中爆出無數的子彈，一輛鐵甲怪物從坡地碾壓過來，

整整一大隊的共軍頓時死傷無數。 

 

「轟！」 

 

大地為之震撼，那正是此戰役後，被後世稱為金門之熊的 M5A1

戰車。 

 

一切都來得太突然，那戰況幾乎呈一面倒，來不及逃走的共軍甚

至舉起武器投降。 

 

李排長攔住一名士兵問明情況，那士兵説，上級已經連同戰車營，

從後沙、瓊林、吳厝兵分三路掃蕩敵軍、收復據點。問明指揮是

誰，那人回道「是一一八師的李樹蘭師長。」 

 

援軍的到來仙李駿鬆了一口氣，回頭一看，只見趙班長在機槍的

崗位上動也不動，神情與姿勢仍維持著戰鬥狀態，卻已是死去了

多時。 



 

 

「李排長！趙班長他......」 

李駿轉頭叫喚著李排長，只見陽光忽然熾熱地照射，滿目的白光

剝奪了李駿的視線，他隱隱約約地看到，有個人影朝著另一個人

影開槍，那持槍的人影緩緩地走了過來。 

 

「你都看到了吧？」 

 

面無表情的子強冷冷地對李駿説道。 

 

在槍響起的瞬間，李駿想起，這雙眼睛為什麼帶給他熟悉的感覺。 

 

 

6。 

 

醫院外刺眼的陽光，穿透了李駿的眼皮，將他的意識炙了起來。 

 

一道視線也正凝視著李駿。 

 

是床上那原本奄奄一息的爺爺。 

 

爺爺從旁邊的水壺倒了杯水，讓李駿喝下。 

「好一點了嗎？」 

爺爺慈祥地問著。 

 

李駿感到腦門劇烈地疼痛，彷彿剛剛楊子強的那一槍還在他的腦

袋裡。然而，這時的他，卻已經是清醒許多，他知道那個隱隱約

約的不協調感是什麼，他望向了爺爺。 

 

眼前的李志敏，有著跟楊子強一樣的眼睛。 

 



「做了一場惡夢吧？」 

「李志敏」平靜地說道，自己倒了一杯水。 

 

早上的醫院異樣的安靜，似乎值班的護士都不見似的。 

 

「這個秘密，已經伴隨著我好多年，沒想到現在卻被你知道了。」 

楊子強將水一飲而盡，維持著一樣的平靜。 

 

「不論你亯不亯，我真的不知道，吳大民是不是我射死

的，......但，或許是吧，我記不清楚了。」 

痛苦緊緊攫住這名老人 

 

「那時，我的確是有想過是不是殺了李排長他們，我就能重回解

放軍，我瞄準了他，卻扣不下板機，但那時，卻又意外走了火，

射向吳大民那裡。」 

李駿想起當時的情景。 

 

「戰場上死人不是新鮮事，但是遠離了戰場，看著可能是被你殺

的人死去，那種感受遠比戰場還要痛苦，在那時，你才會知道，

這不完全是戰爭，而是你跟這個人的事情。」 

楊子強眼神混濁，混亂地說著。 

 

「原本李排長的仁慈讓我成了一名國軍，可是自大民死後，我不

禁想，是不是重新當一名解放軍，我就能從他死亡的罪惡感中解

脫，那就會是戰爭，而不是......」 

 

楊子強吞了吞口水，喃喃道 

 

「一步錯，步步錯，步步錯......」 

 

「我們被派去掃蕩村落，那已經破敗不堪，牆壁都是彈孔，我們

一間一間丟入手榴彈，確保裡面沒有共......敵軍潛伒，正當我



們準備轟炸一間老舊的民房時，李排長從窗戶外發現有個老婦人

躺在床上，因為殘疾而沒辦法行動，家人也離開，她老得幾乎發

不出聲音來，若非李排長發現，她可能也會被轟死。」 

 

「就在我們進去的當口，一名解放軍就這樣從床底竄出來，拿著

手槍射傷了我，李排長連開數槍，追了出去，將對方射倒在地，

只是，那人卻是我解放軍的同袍，是我弟兄。他認出了我，驚訝

卻又充滿恨意地看著我。」 

 

「我到現在都不會忘記那眼神，那時的我慌了，我到底是名國民

軍呢，還是解放軍呢？我想起吳大民的死、看著那名弟兄的眼神，

頓時，我狠下心，朝著李排長開了槍。」 

 

「那名弟兄過於傷重，隨即死了，李排長則一槍穿頭，斃命了。

我告訴自己，我是一名解放軍，自始自終都該是解放軍的，諷刺

的是，當我除下那李排長給我的國軍帽時，我發現那上面的名字

卻寫著李志敏。」 

 

楊子強一陣苦笑。 

 

「李排長真的是不簡單的一個人啊，其實，放下仇恨，為人民奮

鬥，卻不是哪一個奮鬥的士兵希望的？」 

 

印象中那兇惡的楊子強，如今成了眼前老淚縱橫的人。 

 

「告訴我，現在的中國，是不是繁榮了？幸福了？」 

 

李駿看著眼前這名前解放軍，想起那隱喻的夢，說不出一句話來。 

 

「其實我早知道，那年的春天，我早就知道了。」 

 

楊子強嘶啞著嗓子，靜靜地閉上了眼。 


